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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語
言
，
聽
說
讀
寫
四
項
中
最
難
提
高
的
是
﹁寫
﹂
。
我
這
樣
說
當
然
不

僅
指
漢
語
這
樣
的
象
形
文
字
比
英
文
等
拼
音
文
字
更
難
掌
握
，
更
是
指
要
下
筆

成
文
，
非
得
下
笨
功
夫
苦
練
不
可
。
母
語
如
此
，
外
語
更
是
如
此
。
想
寫
好
文

章
沒
有
捷
徑
，
多
練
多
改
必
不
可
少
。

也
許
有
人
天
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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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
下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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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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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不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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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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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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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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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歌
、
小
說
可
能
合
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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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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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中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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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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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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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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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數
）
，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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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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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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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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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邏
輯
性
強
、
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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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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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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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是
哪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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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來
，
專
業
領
域
時
有
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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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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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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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時
需
融
會
貫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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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鑒
、
甄
別
他
人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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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閉
門
造
車
。
完
稿
之
後
一

改
再
改
，
在
所
難
免
。

我
任
教
於
美
國
大
學
，
自
己
搞
研
究
要
發
表
論
文
，
教
學
時
也
要
批
改
學

生
論
文
，
改
文
章
不
但
是
家
常
便
飯
，
也
是
飯
碗
、
根
基
。
美
國
學
生
用
母
語

寫
論
文
未
必
就
比
外
國
留
學
生
寫
得
好
。
他
們
中
有
些
人
高
中
時
基
礎
打
得
不

好
，
拼
寫
、
語
法
等
沒
達
到
起
碼
標
準
。
更
多
的
情
況
是
，
學
生
平
日
交
流
還

算
文
從
句
順
，
但
寫
論
文
就
暴
露
出
各
種
短
板
：
思
維
不
嚴
密
，
語
句
太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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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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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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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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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給
學
生
改
作
文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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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方

式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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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似
乎
以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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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人
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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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榮
。
﹁天
下
文

章
屬
三
江
，
三
江
文
章
屬
敝
鄉
。
敝
鄉
文
章
屬
舍
弟
，
我
為

舍
弟
改
文
章
﹂
這
首
頂
針
格
打
油
詩
就
是
借
勢
自
誇
。
詩
話

中
形
形
色
色
的
﹁一
字
師
﹂
故
事
也
是
古
今
傳
誦
的
佳
話
。

改
文
章
沒
有
傳
說
中
那
麼
神
乎
其
神
，
但
對
提
高
寫
作
水
準

至
為
關
鍵
。

我
校
英
文
系
有
位
教
授
，
給
學
生

上
作
文
課
的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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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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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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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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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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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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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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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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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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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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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
至
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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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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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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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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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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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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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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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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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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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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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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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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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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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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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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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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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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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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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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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利
於
學
生
自
我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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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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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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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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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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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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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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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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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在
學
生
發
來
的
一
團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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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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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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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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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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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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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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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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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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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讓
他
們
成
長
為
自
覺
、

自
律
的
作
者
。

四年前，廣州女白領玖
妹開始給陌生人 「賣晚安」
，一元一條，為購買者發 「
道晚安」的短信，分享彼此
故事。不久前，因為一場分
享會，賣晚安的故事又被提

起，玖妹稱： 「我想我會堅持把這件事做下去，而
且如果有更多用心生活的人也願意跟陌生人互道晚
安，分享彼此的故事，我想大家可以一起去做這件
事情。」

「賣晚安」是個新名堂。近日這條新聞一面世
，就引起網路熱議。人們的第一個反應是：城裡人
真會玩。許多論者更是進行了多樣解讀： 「賣晚安
」越紅火顯示現代人越孤獨， 「賣晚安」不過是移
動互聯網時代的一種賣而已，不必詩意化解讀等。

在我看來，因為感嘆城市生活缺少細節和儀式
，廣州女白領玖妹 「賣晚安」的形式，恰到好處地
滿足了城市人的心理需要，似乎也不失為一門能夠
持續做下去的生意。雖然至今只有二百多人向玖妹
買過晚安，靠賣晚安總共也不過賺了三千多元，但
是這種嘗試的價值，遠不是不那麼可觀的營業收入
或者 「城裡人會玩」之類所能涵蓋的。

我們無疑已經進入了城市化時代。恐怕又難免
面臨 「城市越繁華個體越孤獨」的新型生存尷尬。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尷尬或許還體現了人類的原始
性與現代性的衝突。比如，農耕時代不管存在多少
生活艱辛，但似乎是天然有利於滋養人的心靈的。
或者正是因為在大自然中爭取生存下來是第一位的
需要，所以人們的心靈空間沒有抑鬱寡歡、孤獨無
奈之類的位置存在。人的歷史首先是一部心靈史，
在前現代社會，在那種以家庭為紐帶、以家族為聚
合體田園生活形態下，人的孤寂感至少不是一個特
別顯性和普遍性的問題。

現代城市無疑是繁華的，高度物質化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便利
，給人們帶來了更大的欲望、更難以遏制的名利之心，也帶來了更
多的困惑。職業的細分、時間的細化、晚上跟白天取得了平等地位
，甚至有掉換過來的趨勢。城市的萬花筒變幻莫測，城市的長高長
大讓人眼花繚亂，城市的日新月異讓人 「居大不易」。人們帶着農
耕時代的某種原始性進入現代城市，看到並且享受着滿眼的繁華。
或許因為繁華是需要個體能力和經濟實力支撐的，繁華看起來似乎
總是別人的，於是人的心靈與城市繁華的磨合就顯得殊為不易。簡
言之，這城市缺少誰都照樣繁華，繁華的城市不可能停下腳步等着
你安撫心靈。恰恰是絢麗多彩的城市大街上，總會有孤寂的心踽踽
獨行。

如果從時間概念上來區分城鄉，我傾向於認為，越是能夠主導
夜晚時段的，就越是繁華城市。每當夜深人靜時，在照樣車水馬龍
燈紅酒綠向着現代化忙碌急馳的城市裡，那一聲 「晚安」早已顯得
有點奢侈了。一聲 「晚安」，不僅是儀式和生活細節，而且可以送
走一天的疲憊，帶來一夜的安寧，更可以開啟一天的希望。對於現
代人的心靈需求來說，道 「晚安」的重要性或許還需要多重解讀。
但實際情形顯然是，人們需要那一聲 「晚安」，但又因為種種原因
常常忽略了這個儀式，甚至於喪失了道 「晚安」的機會和能力了。
當此之時， 「賣晚安」就恰恰填補了這種心靈需要。

玖妹 「賣晚安」的經歷恰到好處地揭示了城市人心靈的某種孤
寂性，同時也說明這類孤寂其實仍是可以有效介入的。據稱 「買晚
安」的人形形色色，有學生送給暗戀對象的，卻又要求保密的；有
剛剛分手，借晚安跟前任告別的，留言表達依依不捨之情的；有結
婚多年相對無言，希望通過說晚安給生活增添情趣的；有長期通宵
加班的白領，要求晚上兩點發晚安自我撫慰的；有丈夫在外地在路
上，妻子連續發晚安祝福的。這一聲聲晚安裡有魔力、有驚喜、有
愛慕、有呵護，有心靈按摩之效果。正因如此，今年五月玖妹因為
個人變故，將 「晚安」下架後，仍依依不捨，最近仍表示要堅持做
下去。我相信，支撐着她的，不只是 「城裡人會玩」心態，而是努
力介入城市、讓城市更有溫情的事業心。

城市擁有物質化的繁華，心靈空間卻遠不是高度物質化所能填
補的。正因如此，做好 「晚安事業」或者 「晚安業務」殊為重要，
但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心靈空間尤其要把握好 「人之所欲，
妙施於人」的技巧，要有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禁忌，要有尊
重隱私意識、人文情懷和心理學知識儲備，千萬不能淪為又一種無
聊的娛樂或者一味氾濫的 「文愛」（用文字進行愛情挑逗）主義。

來到吐魯番，看到
西域故城遺址—高昌
。二○一五年九月五日
，絲路遊第十天，上午
十時許，訪火焰山之前
，先來看這個 「黃城」

，極目遠望，除了黃土黃岩，高昌故城幾乎沒有
別的顏色。想不到在一望無垠的環境裡，在熾熱
陽光映照下，單一的黃色，金光閃耀，可以如此
美麗。由黃土黃岩堆砌起來的，方形、圓形，都
是牆、柱、凹洞，沒有人居住，是棄城一個。

說高昌故城是棄城，是對，也不對。棄城，
在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之時說得通。這個位於
東天山南麓，吐魯番盆地北緣的木頭溝河綠洲上
，西距吐魯番市區三十多公里的故城，在十三世
紀末遭毀滅。其時天山以北的蒙古遊牧貴族叛變
，堅持 「留在草原上生活，不到城市去」，曾屢
次南下攻打臣屬於元朝的回鶻高昌國，戰火延續
了四十餘年，高昌城終於被毀。

說高昌故城 「不是棄城」，因為，今天這裡
雖然已無人居住，但已成為一個獨特的景區，備
受青睞，一九八八年被列為中國國家級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二○一四年被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
名錄》。解放前它無人看管，任由外人盜竊內裡
的文物，有德國考察隊就曾在此盜掘了一塊北涼

流亡政權的功德碑，今後有了國際級和國家級系
統性的保護，高昌故城已不再是 「棄城」了。野
外，並不淒涼。

初來乍到，看到故城某處城牆上，小圓洞很
多，原來，那是古人的藏書洞。另有一些小圓洞
較疏落，位置稍高於藏書洞，牆的這個盡頭有這
樣的一個洞，相距不遠牆的另一邊又有另一個這
樣的洞，兩個洞相呼應，原來是給墊腳用的，腳
尖甫踏進洞去，一借力，人就能縱身上壁，攀高
取東西了，這些小圓洞的作用相當於梯子。另有
些孔洞，圓頭等邊方腳，排列整齊，數量繁多且
密集，是用以放置佛像的。坐電瓶車圍繞故城時
，見到的另一些城牆上又有圓洞，比前三者大，
看上去可以藏兩三個人，原來，這是貧民棲身之
所。用來藏書和墊腳上壁的洞嫌它們太大，作為
住房的洞又嫌它們太小。相距貧民圓屋不遠處，
有兩根該有三、四米高的長直柱子，那是通往國
王宮殿的大門口所在，年代久遠，大門不見了，
只剩下左右兩邊兩根繫門的柱子，進門先是諸大
臣的辦公處，再往裡走是國王的居所。貧民洞的
狹小，相對於宮殿的闊大，成強烈對比。蒼天如
圓蓋，大地似棋局，榮者自安安，庸者定碌碌
—想不到，一些孔洞，加上一些樑柱，再加講
解人員的講解，竟令人萌生幾分悵惆。

故城城牆大部分由夯土築成，夯層厚八至十

二厘米。古代建築用的材料，木、土、石，都是
大自然賦予的就地取材的好材料。夯，是使用重
物加壓，以去除泥土之間空隙的一個動作，使泥
土密度更高、更堅實，古代的城牆、宮殿、台榭
，多是夯築的。中國古代的夯土技術非常發達，
漢朝以前已經盛行，孟子曾提到「版築」，指的就
是夯土技術。古代盜墓者很懂得觀察夯土，以此
作為判斷墓穴主人身份是否尊貴，才進行挖掘。

故城雄風之所在，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自
公元前一世紀起，它就是西域沿線吐魯番盆地的
第一大中心城鎮，是天山南路的北道沿線，東西
交通往來要衝。另外，還在於它飽歷無數戰亂風
霜，公元前一至四世紀的漢晉時期，朝廷就為高
昌城設置戊己校尉治所，名為 「高昌壁」，為那
裡最高的行政中心，由相當於最高行政長官的校
尉管理屯田。校尉是古代重要的武官官職，雖然
地位次於將軍，但他有部隊，將軍轄下卻不一定
有軍隊。兵權在握，校尉的實權便常常超越將軍
。東漢末年，大將軍名義上統領天下兵馬，大將
軍何進卻被宦官所殺，校尉袁紹、曹操等帶兵殺
死了所有宦官，校尉權力之大可見一斑。西漢王
朝盛世，與匈奴多次惡戰，西域路遙，在 「高昌
壁」設置校尉行政中心，是對其重視有加。四至
七世紀的南北朝及隋唐時期，易名 「高昌郡」和
「高昌國都」。五世紀中葉，北涼殘餘勢力在那

裡建立了流亡政權，不久這個勢力又與別人交戰
，使吐魯番盆地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完全轉
移到高昌城。之後高昌王的名號誕生，張、馬、
麴氏均在高昌相繼稱王，他們均受中原王朝冊封
。七至八世紀唐朝時期，名為 「西州」和 「高昌
縣」。八世紀末吐蕃曾佔領過高昌。九世紀中葉
，漠北回鶻汗國衰亡後，西遷的殘餘部眾攻陷高
昌，建立了 「回鶻高昌國」，九至十三世紀的宋
元時期，是 「高昌回鶻王國」的國都。十三世紀
初，高昌回鶻王國臣附成吉思汗，及後天山以北
的蒙古遊牧貴族多次攻打回鶻王國，戰亂四十年
，至十四世紀，沿用了一千四百多年的高昌城至
此被廢棄。

高昌故城城址由周長五千四百四十米的城牆
圍合，佔地約一百九十八公頃，城牆保存較好，
有外城、內城和宮城三個部分。在城址至今已發
現的最早遺存屬公元三至四世紀時期，現存主要
遺存屬回鶻時期（九至十三世紀）。城牆、城門
、城濠之外，還有城內大量宗教建築和房屋遺址
、宗教文物，多種語言的文書、生活用品、建築
構件、壁畫等。城內還有作坊、市場、廟宇和購
物場所。高昌故城繁盛高峰期可媲美長安，人口
一度達三萬，僧侶三千，因此，廟宇、佛堂很多
，高僧玄奘也曾在此向高昌王講過佛理。

高昌故城北面的茫茫戈壁有墓群，佔地約十
平方公里，至今出土墓葬五百多座，文書、絲毛
棉麻織物、墓誌、錢幣、泥塑木俑、陶木器具、
繪畫、農作物等文物數以萬計。

藍天之下，黃岩之中，蘊藏着在吐魯番盆地
的交流與傳播十多個世紀的多元城市文化、建築
技術、宗教和民族文化豐富內涵， 「睹城憶舊」
，彷彿看到此起彼伏的兵戈劍擊，近而示之遠，
遠而示之近，煞是有趣，「豈只黃岩這麼簡單」。

十
月
五
日
，
瑞
典
卡
羅
琳
醫
學

院
在
斯
德
哥
爾
摩
宣
布
，
將
二○

一

五
年
諾
貝
爾
生
理
學
或
醫
學
獎
授
予

中
國
藥
學
家
屠
呦
呦
。
消
息
傳
來
，

中
央
國
家
領
導
人
立
即
或
致
信
或
派

員
上
門
對
屠
呦
呦
表
示
祝
賀
；
屠
的

家
鄉
浙
江
寧
波
市
領
導
也
即
發
去
賀

電
。
整
個
寧
波
市
幾
乎
沸
騰
；
而
各
地
的
寧
波
同
鄉
會
及

寧
波
籍
人
士
紛
紛
或
用
微
信
或
奔
走
相
告
，
喜
不
自
禁
，

溢
於
言
表
。
至
於
中
國
中
醫
科
學
院
及
整
個
中
國
科
技
界

的
喜
悅
更
不
在
話
下
。

諾
貝
爾
自
然
科
學
獎
（
包
括
生
理
學
或
醫
學

獎
、
物
理
學
獎
、
化
學
獎
三
個
獎
項
）
是
自
一
九

○

一
年
以
來
國
際
公
認
的
最
高
最
權
威
的
科
學
獎

項
。
在
國
內
，
此
前
一
直
都
還
沒
有
科
學
家
榮
獲

過
諾
貝
爾
科
學
類
獎
項
。
作
為
一
個
偉
大
民
族
，

難
道
中
華
民
族
的
智
商
比
不
上
世
界
上
其
他
民
族

？
答
案
當
然
是
否
定
的
。
最
有
力
的
證
據
是
，
在

歷
史
上
，
中
華
民
族
就
有
世
界
公
認
的
四
大
發
明

；
自
上
世
紀
以
來
，
已
有
八
位
同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華
裔
科
學
家
榮
獲
過
諾
貝
爾
科
學
類
獎
，
他
們
是

李
政
道
、
楊
振
寧
、
丁
肇
中
、
李
遠
哲
、
朱
棣
文

、
崔
琦
、
錢
永
健
和
高
錕
。
至
於
國
內
科
學
家
在

本
土
的
研
究
此
前
一
直
未
能
問
鼎
諾
獎
，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專
家
們
已
評
說
很
多
，
不
必
再
重
複

。
近
幾
十
年
來
，
科
學
家
們
在
本
土
研
究
中
早
已

急
起
直
追
，
勇
攀
科
研
高
峰
。
屠
呦
呦
的
榮
獲
諾

獎
，
終
於
實
現
中
國
本
土
科
學
家
對
諾
獎
零
的
突

破
，
值
得
慶
賀
。
相
信
今
後
還
會
有
更
多
科
學
家

緊
跟
上
。

是
什
麼
研
究
成
果
讓
屠
呦
呦
榮
膺
諾
獎
？
諾

貝
爾
生
理
學
或
醫
學
獎
評
選
委
員
會
主
席
齊
拉
特

說
：
﹁中
國
女
科
學
家
屠
呦
呦
從
中
藥
中
分
離
出

青
蒿
素
應
用
於
瘧
疾
治
療
，
這
表
明
中
國
傳
統
的

中
草
藥
也
能
給
科
學
家
們
帶
來
新
的
啟
發
。
﹂
她

表
示
，
經
過
現
代
技
術
的
提
純
和
與
現
代
醫
學
相

結
合
，
中
草
藥
在
疾
病
治
療
方
面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很
了
不
起
﹂
。

瘧
疾
是
世
界
性
傳
染
病
，
每
年
感
染
數
億
人

，
並
導
致
幾
百
萬
人
死
亡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引
發
瘧
疾
的
寄
生
蟲

—
瘧
原
蟲
對
當
時
常
用
的

奎
寧
類
藥
物
已
經
產
生
了
抗
藥
性
，
影
響
嚴
重
。
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
中
國
政
府
啟
動
﹁523

專
案
﹂
，
旨

在
找
到
具
有
新
結
構
、
克
服
抗
藥
性
的
新
型
抗
瘧
藥
物
。

在
當
時
極
端
艱
苦
的
科
研
條
件
下
，
七
省
市
六
十
多
家
科

研
機
構
的
五
百
多
名
科
研
人
員
協
力
攻
關
。
屠
呦
呦
臨
危

受
命
，
出
任
其
團
隊
科
研
組
長
。

一
九
七
一
年
，
屠
呦
呦
受
到
中
醫
藥
典
籍
啟
發
，
提

出
用
乙
醚
低
溫
提
取
青
蒿
有
效
成
分
，
並
且
報
告
了
青
蒿

提
取
物
的
抗
瘧
效
果
。
她
帶
領
的
團
隊
經
過
了
一
百
九
十

次
的
失
敗
，
終
於
成
功
研
得
抗
瘧
效
果
百
分
之
百
的
青
蒿

提
取
物
。
次
年
，
課
題
組
又
從
這
一
提
取
物
中
提
煉
出
抗

瘧
有
效
成
分

—
青
蒿
素
。
一
九
九
二
年
又
研
究
出
﹁升

級
版
﹂
。

青
蒿
素
及
其
衍
生
物
青
蒿
琥
酯
、
蒿
甲
醚
能
迅
速
消

滅
人
體
內
瘧
原
蟲
，
對
腦
瘧
等
惡
性
瘧
疾
有
很
好
的
治
療

效
果
。
青
蒿
素
類
藥
物
可
口
服
、
可
通
過
肌
肉
注
射
或
靜

脈
注
射
，
甚
至
可
製
成
栓
劑
，
使
用
簡
單
便
捷
。
但
為
了

防
範
瘧
原
蟲
對
青
蒿
素
產
生
抗
藥
性
，
目
前
普
遍
採
用
青

蒿
素
與
其
他
藥
物
聯
合
使
用
的
複
方
療
法
。

青
蒿
素
問
世
後
，
它
在
世
界
各
地
抗
擊
瘧
疾
顯
示
了

奇
效
。
二○

○

四
年
五
月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正
式
將
青
蒿

素
複
方
藥
物
列
為
治
療
瘧
疾
的
首
選
藥
物
。
據
英
國
權
威

醫
刊
統
計
，
它
對
惡
性
瘧
疾
的
治
愈
率
達
到
百
分

之
九
十
七
。
截
至
二○

○

九
年
底
，
瘧
疾
多
發
的

非
洲
已
有
十
一
個
國
家
的
青
蒿
素
類
藥
物
覆
蓋
率

達
到
百
分
之
一
百
，
另
有
五
國
的
覆
蓋
率
為
百
分

之
五
十
至
百
分
之
一
百
。
它
使
數
億
人
受
益
，
挽

回
數
百
萬
人
的
生
命
。

屠
呦
呦
一
九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出
生
於

寧
波
，
舊
居
現
為
寧
波
市
海
曙
區
開
明
街
二
十
六

號
。
出
生
時
父
母
從
《
詩
經
．
小
雅
》
名
句
﹁呦

呦
鹿
鳴
，
食
野
之
苹
﹂
中
選
取
﹁呦
呦
﹂
兩
字
給

她
起
名
，
寄
託
對
女
兒
的
美
好
期
待
。
她
從
小
頭

腦
聰
穎
但
不
善
交
際
，
只
埋
頭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
她
的
寧
波
母
校
效
實
中
學
和
寧
波
中
學
的
校
友

，
都
對
她
這
一
獨
特
個
性
至
今
印
象
深
刻
。

一
九
五
五
年
，
屠
呦
呦
從
北
京
醫
學
院
畢
業

被
分
配
到
中
醫
研
究
院
（
今
為
中
國
中
醫
科
學
院

）
。
她
在
研
究
工
作
中
不
怕
艱
苦
、
敬
業
、
埋
頭

實
幹
、
誠
信
是
有
口
皆
碑
的
。
之
前
她
先
已
完
成

《
中
藥
炮
炙
經
驗
集
成
》
的
主
要
編
著
工
作
。
特

別
是
為
了
研
究
需
要
，
她
經
常
在
自
己
身
上
做
實

驗

—
或
服
食
或
注
射
等
，
結
果
弄
壞
了
自
己
的

身
體
，
因
而
其
體
質
一
直
很
差
。
儘
管
現
已
八
十

五
歲
高
齡
，
但
她
仍
活
躍
在
科
研
和
教
學
工
作
中

，
目
前
擔
任
中
國
中
醫
科
學
院
中
藥
研
究
所
終
身

研
究
員
兼
首
席
研
究
員
。

大
概
是
中
國
兩
院
對
中
醫
藥
研
究
有
偏
見
，

屠
呦
呦
竟
至
今
未
獲
得
﹁院
士
﹂
頭
銜
。
然
而
這

位
非
院
士
科
學
家
獲
諾
獎
，
有
專
家
歸
納
出
它
創

下
了
六
大
紀
錄
：
中
國
第
一
個
獲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諾
獎
的
科
學
家
、
女
科
學
家
、
土
生
土
長
未
出
國

不
會
英
語
的
科
學
家
、
未
獲
院
士
的
科
學
家
、
研
究
工
作

沒
有
發
表
過
﹁SC

I

﹂
論
文
的
科
學
家
、
中
醫
科
學
家
。

在
獲
諾
獎
之
前
，
屠
呦
呦
已
先
後
獲
得
過
國
際
著
名

的
葛
蘭
素
史
克
生
命
科
學
傑
出
成
就
獎
、
斯
拉
克
醫
學
獎

、
沃
倫
．
阿
爾
珀
特
獎
等
等
。
對
今
獲
諾
獎
，
屠
呦
呦
對

媒
體
發
表
獲
獎
感
言
：
﹁作
為
一
個
科
學
工
作
者
獲
得
了

諾
貝
爾
獎
是
個
很
高
的
榮
譽
。
青
蒿
素
研
究
獲
獎
是
當
年

研
究
團
隊
集
體
攻
關
的
成
績
，
是
中
國
科
學
家
集
體
的
榮

譽
；
也
標
誌
着
中
醫
研
究
科
學
得
到
國
際
科
學
界
的
高
度

關
注
，
是
一
種
認
可
。
這
是
中
國
的
驕
傲
，
也
是
中
國
科

學
家
的
驕
傲
。
﹂

改文章 純 上
城
市
需
要

﹁
賣
晚
安
﹂

嚴
輝
文 黃岩故城 動人高昌

小 可

中國科學家的驕傲
余仁杰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了《關於完
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指
出推進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改革，總體目
標是實現 「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
，確保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權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

受到公平正義。並且強調，檢察人員應當對其履行檢察職責的行為
承擔司法責任，在職責範圍內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

近年來，不斷有冤假錯案浮出水面，然而，我們看到了國家賠
償，卻鮮見向冤假錯案責任人問責。冤假錯案固然是多種原因造成
的，但總有違法違規的影子，總有以犯罪打擊犯罪的現象。公檢法
都應該依法行事，豈能以犯罪打擊犯罪，以犯罪打擊犯罪還有什麼
公平正義？現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了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
制的若干意見，這是一個好的開頭。當然，製造冤假錯案不只是檢
察院的事，製造冤假錯案的檢察官要問責，製造冤假錯案的法官和
公安人員也要問責。如今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了問責意見，最高人
民法院和公安部呢，將會何時跟進？

要減少或杜絕冤假錯案，就必須公檢法齊心協力，大家都來依
法行事。事實上，冤假錯案幾乎是公檢法聯合造成的，如果任何一
家能夠堅持依法行事，堅持秉公辦理，堅持公平正義，哪怕是多問
幾個為什麼，冤假錯案也會減少很多。譬如，各種形式的刑訊逼供
，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如果杜絕刑訊逼供，冤假錯案還會
這麼多嗎？所以，管好公檢法人員是遏制冤假錯案的關鍵。因為從
某種意義上說，公檢法人員就是冤假錯案的製造者。對公檢法人員
啟動冤假錯案追究制，是避免冤假錯案的重要舉措，也是保障司法
公正的重要舉措。向冤假錯案責任人問責也是公平正義，儘管是遲
來的正義，但是總比不正義好。

當然，向冤假錯案公檢法責任人問責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忽視
地方黨委政府權力干預造成的冤假錯案。近年來地方黨委政府權力
干預司法現象時有發生，司法並沒有做到真正的獨立，司法還得看
黨委政府的臉色。屢有政府要員去指導司法的新聞就是證明。人大
管的是一府兩院，政府要員有什麼權利去指導司法？相反，司法部
門倒有權利去看看政府是否依法行政，可怕又可悲的是司法部門好
像從來就沒有履行過監督政府的權利。要減少或遏制冤假錯案，不
只是要管好公檢法人員，同樣也要管好黨委政府的公權力。黨委政
府亂用公權力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一個因素。

在一個法治社會，打擊社會上的違法犯罪是必須的，是公平正
義。同時，打擊公檢法部門的違法犯罪也是必須的，也是公平正義
。另外，打擊黨委政府亂用公權力的違法犯罪，也是在維護公平正
義。向冤假錯案責任人問責是維護公平正義的需要，也是社會健康
正常運轉的保障。一個良好的制度設計，就必須讓人民群眾在社會
活動的時時事事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向冤假錯案責任人問責是好事
，好就好在維護社會健康運轉的國家機器也必須接受法律的監督和
問責，任何人包括地方黨委政府官員也必須把自己的言行納入法制
的軌道。任何人也沒有高於法律的權利，這才是法治社會，這才是
避免冤假錯案的關鍵所在。

冤假錯案向誰問責？
張魁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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